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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存世的历代名家书画作
品甚多，当然也不乏大量赝品。
书画作伪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
粗 制 滥 造 ， 明 眼 人 立 马 就 能 识
别；有的精雕细琢，笔墨考究，
甚至作伪者本人即为高手，这就
增添了鉴定的难度；还有同时代
人的高仿，更是几可乱真。书画
鉴定主要从作品的笔法、墨法、
结构、设色、署款、印章以及纸
张等方面入手，综合评判，鉴定
人必须深谙原作者的艺术风格，
才能精准地去伪存真。实践中出
现 看 走 眼 的 情 况 ， 也 是 常 有 之
事，毕竟这是肉眼上的活，靠的
是一定的理论蓄积和实践经验。

作为安徽省文物鉴定专家组成
员，父亲毕生致力于文博事业。他
涉猎面较广，其中书画鉴定也是其
强项之一。早年曾问学于徐子鹤、
石谷风等大师，练就了一双“火眼
金睛”。父亲一生过眼的古今书画
数 万 件 ， 自 然 也 会 有 一 些 趣 事
发生。

40 年前父亲到安徽某地开会，
当地博物馆馆长请他欣赏一张署名
宋代翟院深的大幅山水，其他话什
么也没说。面对偌大的一幅画，父
亲眯眼细看足足有二十分钟，然后
抬起头认真地说道：“这是一件赝
品，为明代人所仿。”那位馆长脸色
大变，连称：“怪了，怪了，人家都
说是真迹，你却说是赝品。”父亲一
一分析，最后强调：“你只要记住是
明代仿的就行了。”此事就这么过去
了，父亲渐已淡忘。没想到十年后
二人再次碰面，那馆长讲：“翟院深
的山水画已经有了结果，确实不是
真迹。徐邦达先生说是元人仿，谢
稚柳先生说是明人仿，你赞成哪一
家？”要知道，徐、谢二老都是鉴赏
界的顶尖人物。可父亲还是坚定地
说：“我只赞成自己以前说过的
话。”那人笑着说：“哈哈，胡馆长

真会说话。”
1980年代父亲去江苏讲学，闲

暇时去某地一文物单位参观考察，
这里的藏品分类陈列，就在仿品橱
窗里，一件邓石如对联格外耀眼，
古拙苍劲，父亲忙凑上前看个究
竟，说：“这并非赝品，而是真迹，
为邓石如早期作品，常常不被人所
识。”该单位负责人听后，异常激
动，立刻叫人当场取下作品，更换
到另一个场地，陈列标签也随之修
改。这位领导父亲当初并不太熟，
没想到却因此结为好友，后来他还
对安庆博物馆的文物征集工作给予
了大力支持。

在某书艺展览会上，父亲应邀

与几位同道前往参观，当地的业内
朋友介绍说，为更好地保护真迹，
今天陈列出来的作品都是复制品。
所谓复制品，是据原作套印而成，
与通常意义上的赝品有所区别。父
亲一边走一边看，突然在一幅郑板
桥书法作品前驻足，还用手一指
道：“这是真的。”同行人讲这怎么
可能呢？再观其作，笔墨俱佳，字
字“离纸”，父亲断言保真。大家在
争执之中，找来主办方人员，此人
解释说，该幅作品确系真迹，只是
时间紧来不及复制，就临时将真品
参加展览了。此言是否属实，不得
而知。

外地某君曾在古玩市场上淘得

一大捆书画，其中有邓石如的隶书
通景屏十张，尽管来得便宜，但冲
着邓石如的署名，他找不少人看
过，都说是赝品，后来就不太在意
这件事了。有人提醒他最好请胡寄
樵鉴定一下。那天他托人联系上父
亲，并赶到安庆。打开那卷书作，
父亲眼睛一亮，连说几遍：“真迹，
精品。”还称堪与安徽省博物院所藏
的邓氏通景屏相媲美。此君当时兴
奋不已，后来复经北京故宫博物院
和上海博物馆的专家鉴定，确为真
品。这几幅巨作终于可以名正言顺
地示人了。

早年父亲到广东、福建调研，
顺道去了他学生主管的某地文物商
店，在浏览明码标价出售的藏品
时，父亲开玩笑地说，你们真是有
钱啊，学生疑惑地问怎么回事，父
亲指了指一幅清代画作 （我忘记了
作者是谁），说这幅画的真正价格可
以翻上一百倍。原来他们是将真迹
误定为赝品了。学生激动地说：“难
道是真的？”父亲答：“绝对真品。”
话音刚落，那幅画就被打包珍藏了
起来。当时一在场人打趣地说：

“我要早知道就买下来，这样可以
发大财了。”众人大笑。当然了，
戏言而已，文博工作者始终奉行着
职业操守。

一位收藏爱好者携一幅已装裱
好的林散之书法立轴，请父亲过
目，还讲了它的来历。父亲慢慢展
开，刚刚露出了几个字，便将作品
重新卷起。“您还没有看完呢。”

“不用看了，假的。”那人又恳求
道：“您再仔细看看。”父亲微笑
说：“真的没必要了，我老师的
字，我一眼即能辨别。”那人满脸
不悦，从那复杂的表情中可以想
象，他为了这张字肯定花了不少
银子。

父亲去世多年，这些事像影子
一样还在晃动。

书画鉴定趣事
胡 铭

远离故乡的人身不由己，泊到
哪就停到哪。不知从何时起我一再
缩小生活半径，直到有一天我回到
故乡，回到了村庄。

多年前我年轻气盛，辞掉工
作，携着梦想出发，远离了故乡，去
了一座城市。不久，另一座城市的幻
影在我眼前隐约出现，我只得又去
了。这些城市角落里隐藏了太多像
我这样远离故乡人的屈辱和不甘。

那时我没有生活压力，一人吃
饱，全家
不饿。我
就像一匹
脱缰的野
马，像一
只拥有蓝
天 的 鸟
儿，像一
条遨游在
大海里的
鱼，无拘
无束，无
所顾忌。

我 没
有明确的
去处，在
一座座城
市 中 奔
波 ， 迷
惘，城市
与城市的

距离是我增长的岁数。
我以为离开家乡，就可以天高

任鸟飞，就会开心、快乐。最终才
知道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

我用了 9 年时间往外走，耗费
了岁月，浪费了光阴。我走了很多
冤枉路，换得一身疲惫。我没有顾
及家人的感受，给他们带来太多的
担心。

最难过的是每年春节，看着同
事们领着女朋友，带着大包小包的
礼物回家过年。我第一次有了回家
的冲动。

我在幻想与回忆中自责，把这
些年走过的路梳理了一遍。我把自
己弄丢了吗？我前前后后想了很
多，告诉自己不能再这样浑浑噩
噩，放任自流了。

第10个年头，我成家了，有了
更多的牵挂与责任。于是我在江
苏一家公司停下了脚步，凭借着
多年的技术经验和管理能力，我
扎下了根。

孩子大了，父母渐老。作为父

母是矛盾的，既希望子女出外闯
荡，出人头地，又害怕子女走远
了。于我来说，只有回到故乡，回
到父母身边才是我应该改变的现状。

往后多年我想尽一切办法在一
座座城市中辗转，往回走。沿路我
逐渐找回自己，拎着灵魂回家。

在外漂泊认识了太多的人，他
们的名字我不一定都叫得出来，他
们和我一样都是为了生活在外漂
泊，一旦分开，也许一辈子再也不
会遇见。与他们的相遇是缘分，离
开也不会有太多的伤感。不像故
乡，什么都无法割舍，哪怕是一草
一木，都有着深情。

每个人心中都有着不一样的故
乡，故乡的影子在岁月里越拉越
长，当你在故乡的这块土地上出
生、成长，你就与故乡有了羁绊，
及割不断的情缘。

故乡是根，是亲情的源头，生
命的源头。念兹在兹，对故乡的记
忆会跟随人的一辈子，每个人对故
乡都爱得很真诚，也很深沉。

那几年，故乡在我心里是离开
时的样子。村庄每天发生什么我不
得而知，只有坚守村庄的人才了解
她的全部。谁家娶亲了，谁家嫁女
了，谁家盖房了，谁家到县城买房
了，谁家为了小孩读书在学校边租
房子，这些只能是道听途说。然而
每次听到这些，就会感觉村庄从没
有离开我的视线。

故乡是山区，村庄被重峦叠嶂
的山包裹着。山涧、峡谷、绝壁溪
流汇聚成河。河水如玉带飘动，绕
过村庄，浮动于阡陌纵横的田野。

回到故乡，眼前的一切，熟悉
而又陌生。村庄沉寂了，田地在父
辈这一代还没有荒芜。随着年轻人
的相继外出，村庄也变得苍老芜
杂，辣蓼、苍耳、狗尾巴草、葎
草、野艾、马唐、飞蓬四下滋生。

插秧了，靠田了，收割了。从
春到夏，从秋到冬，村庄如此重复
着自己的节奏。唯一改变的是我的
年岁，年龄越大越离不开家。停留
在家的港湾里，我的内心不再刮
风、下雨。

为了生活，我去临县上班，与
村庄若即若离。可每一次靠近她，
都有着无比的兴奋与喜悦。

生活就是不断发现痛苦与烦
恼，且寻找创造幸福的过程。幸福
就是站在故乡的土地上，和亲人、
爱人共同迎接朝霞落日的时刻。

生活是一种责任
储刘生


